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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枟红粉枠意象的符码解析

徐 江 南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０）

　　摘　要： 受古今中外文学创作方式的影响，苏童爱在文中使用大量的意象，借以塑造人物形象、烘托文本气氛、传达

他的多元话语。 他的枟红粉枠小说，运用了“旗袍”、“高跟鞋”、“丝袜”、“内裤”等意象，通过人物力争平凡的行为试图做

到解构崇高的目的；运用“胭脂盒”、“桃花”和“伞”等意象，展现人物封存现实，磨灭理想的思考；运用“卡车”、“麻袋”

“枪”等意象，作为架设作者多元历史的符号 ，起到掏空妇女改造的作用。 这些意象的使用，使得枟红粉枠有别于其它新历

史小说，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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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童曾说：“从１９８９ 年开始，我尝试了以老式
方法叙述一些老式的故事，枟妻妾成群枠和枟红粉枠
最为典型，也是相对比较满意的篇什。 我抛弃了
一些语言习惯和形式圈套，拾起传统的旧衣裳，将
其披盖在人物身上，或者说是试图让一个传统的
故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物获得再生。” ［１］苏童采

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写作，作品枟红粉枠讲述了解放
初期，翠云坊喜红楼的两个妓女秋仪和小萼，在妇
女改造运动期间的一系列情感故事和命运悲剧。
同时，他也努力在传统中寻出新意。 他对枟红粉枠
的满意，除传统的故事内容外，还包括传统之外的
新鲜，如捉摸不透的“阶级情感”、妇女改造如何
引发妇女反抗等。 传统之外的“新”，不仅新在对
看似陈旧的“红颜祸水”的改写与还原，还新在为
突出文章主题、提高审美特性采用大量意象的叙
述技巧上。
一、力争平凡，解构“崇高”
枟红粉枠用悲剧性的语言讲述了两个妓女不

幸的遭遇：小萼一开始在劳动营里吃苦，后与老浦
结婚，但老浦因涉嫌贪污被枪毙，她最后改嫁到外
乡；秋仪本与小萼是要好的两姐妹，因陷入“三角
恋”的怪圈痛与小萼、老浦关系破裂，无奈之下当
作尼姑，后又嫁给驼背冯老五。 秋仪与小萼是妓

女的代表，她们的大喜与大悲都与解放后的“崇
高”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对于“崇高”的
理解，她们都表现出与潮流相悖的言语和行为。
这一切都源于她们“力争平凡，解构‘崇高’”的想
法，这类意象包括：“旗袍”、“高跟鞋”、“丝袜”和
“内裤”等。
苏童创作枟红粉枠，试图让人们接受“崇高”，

也试图让人们看清“崇高”。 这个看清的过程，他
没有采取惯用的平铺直叙法，而是采用意象反复
出现的方式，将他对历史复杂性的思考表现出来。
“旗袍”和“高跟鞋”，是秋仪和小萼必不可少的生
活用品，它们在文中被赋予特定的意义。 “旗袍”
和“高跟鞋”在文中共出现两次：第一次“秋仪穿
着花缎旗袍和高跟鞋，她倚着门，弯腰把长筒袜子
从小腿上往上捋”，此次“旗袍”和“高跟鞋”是作
为秋仪谋生的工具之一出现。 妓女要想在喜红楼
混出名堂、有头有脸，除天生长相外还要努力修饰
自己的外表，在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穿着“旗
袍”和“高跟鞋”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会
加分不少。 第二次“小萼惊呆了，紧接着的反应
就是去抓年轻军官的手，别开枪，放了她吧。 小萼
这样喊着，看见秋仪很快从地上爬起来，她把高跟
鞋踢掉了，光着双脚，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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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
这一次“旗袍”和“高跟鞋”作为阻碍秋仪逃生的
事物出现。 如果说穿“旗袍”和“高跟鞋”是为了
更好地活着，那么秋仪“踢掉高跟鞋，撩起旗袍
角”就是为了暂时地活着，对她而言，送去改造就
是断送自己的未来。 危急时刻，秋仪在“谋生”与
“逃生”之间果断选择“逃生”，这一不假思索的行
为，传达了她们对改造的反抗情绪。

“丝袜”，同样是秋仪和小萼谋生的工具，但
文中“丝袜”又与“旗袍”和“高跟鞋”有着不同的
功用。 “丝袜”第一次出现，为装饰、也为谋生。
第二次“小萼始终恍恍惚惚的，她垂头盯着脚尖，
她看见从翠云坊穿来的丝袜已经破了一个洞，露
出一颗苍白而浮肿的脚趾”，自进入劳动营，小萼
便没有多余的丝袜换洗，加上长时间劳作，“丝
袜”自然“破了个洞”。 第三次，秋仪托老浦送包
裹给小萼，小萼“打开包裹，里面塞着丝袜、肥皂、
草纸和许多零食”，此次“丝袜”在众多生活物品
中显得十分突出。 训练营高度统一的话语掩盖了
小萼对美的追求，循规蹈矩的生活使她忘记友谊
的温暖，所以，“丝袜”的出现既是小萼改造时追
求美的物证，也是她与秋仪姐妹情深的寄托。 从
这个意义上讲，此前“丝袜”的破裂，也就预示着
小萼与秋仪最后姐妹情感由好到坏的变化。 “内
裤”，在枟红粉枠中是核心意象，作品从深层面讲述
了它所承载的意义。 “内裤”第一次出现，是“秋
仪和小萼站在栏杆边上，朝喜红楼的窗口望去，一
条水绿色的内裤在竹竿上随风飘动。 小萼说，刚
才忘收了，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小萼“水绿色的
内裤”，在此处反映了她和秋仪的职业与性有关
（出卖色相），她的内裤如同“丝袜”、“高跟鞋”一
样需要漂亮鲜艳，用之来装饰自己、吸引顾客。
“内裤”为贴身衣物，无论是换洗穿着，还是悬挂
晾晒一般都会小心谨慎，而小萼却用“内裤”任意
晾晒的方式将她们反抗妇女改造运动的情绪表达

出来。 妇女改造运动波及秋仪和小萼时，她们第
一时间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精神改造，而是担心
“内裤”是否会被淋湿，这一担忧就让妇女改造的
意义瞬间在琐碎衣物面前变得毫无价值，再一次
传达出她们反抗改造的情绪。 “内裤”第二次出
现在劳动训练营，医生为小萼检查性病，“小萼紧
紧捂着内裤，她说，我没病，我不要检查”。 为养
活自己，小萼在嫖客面前可以心甘情愿地褪去自
己的“内裤”，没有反抗，没有怨言，但医生为她检

查病情时却极力反抗，从这里可以看到，小萼在不
同场合面对“内裤”时态度的前后变化，在她看
来：医生连嫖客都不如，让她改造不如让她继续当
妓女。 小萼的这种想法，再一次使改造的意义变
得空洞无力———运动能改造她们的身体，却不能
改造她们的精神和灵魂。 “内裤”第三次出现，是
秋仪出逃成功后回喜红楼取包裹，“走出翠云坊。
夜已经深了，街上静寂无人。 秋仪走到街口，一种
前所未有的悲凉之情袭上心头。 回头看看喜红
楼，小萼的内裤仍然在夜空中飘动”。 此去不知
何时才能回来，因此小萼走前的担忧是徒劳的，
“内裤”是否会被淋湿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内
裤”仍然在夜空飘动，除表明主人许久未归外，也
表明秋仪对小萼处境的担忧（小萼此时在训练营
的处境就像空中悬挂的内裤一样漂浮不定），秋
仪这种漂浮不定的忧虑，正说明她们对妇女改造
运动的反感与不屑。
康德说：“真正的崇高不能容纳在任何感性

形式里，它所涉及的是无法找到恰当的形象来表
现的那种理性观念；但是正由这种不恰合（这是
感性对象所能表现出的），才能把心里的崇高激
发出来。”［２］黑格尔也认为，崇高从根本上说是精
神性的，是理性压倒感性、观念大于形式，亦即
“把绝对提升到一切直接存在的事物之上，因而
带来精神的初步的抽象的解放” ［３］ 。 然而对于大
多妓女而言，理想、精神、崇高等只是一串符号，这
些符号背后的深刻内涵她们没有必要深知。 她们
认为，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并不可耻，当妓女就是为
了让自己好好地活着。 因此，当妇女改造运动触
及身无一技的她们时，她们惶恐不安的情绪不亚
于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惊慌失措。 她们惶恐不安的
心情以及一系列力争平凡的行为也就从内心解构

了“崇高”的意义。
二、存封现实，磨灭理想
枟红粉枠尽管是作者为改写“元话语”、摆脱

“元话语”的控制而虚构出来的故事，但同时也在
这种虚构与真实之间，苏童用现实主义手法将人
类最不忍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人虽活着，却
不知该怎么活。 在暴露理想的脆弱及现实的阴暗
这一点上，苏童是“残酷”的，他用现实打碎人们
的理想或是将过去的记忆永久存封起来；把仅有
的理想撕裂，将瞬间的幻影打碎，不给人以任何念
想。 小说中代表现实的意象是“胭脂盒”，代表理
想的是“桃花”和“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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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盒”这一意象在文中共出现两次。 枟辞
海枠对“红粉”一词原解释为胭脂、铅粉一类的女
性化妆品，后代指女性，因此“胭脂盒”的出现除
点明秋仪和小萼的现实身份外，还起到了点题作
用。 “胭脂盒”作为点明秋仪和小萼身份的意象，
第一次出现在老浦探视小萼时，老浦说他在喜红
楼门口捡到小萼曾用过的胭脂盒并带回家中，小
萼让他代自己保管；第二次出现在小说最后：“冯
新华八岁那年，在床底下发现一只薄薄的小圆盒，
是红绿相间的，盒盖上有女人和花朵的图案。 他
费了很大的劲把盖子拧开，里面是空的，但是跑出
一股醇厚的香味，这股香味挥之不去。 冯新华对
这只小铁盒很感兴趣，他把它在地上滚来滚去地
玩，直到被秋仪看到。 秋仪收起那只盒子，锁到柜
子里，冯新华跟在后面问，妈，那是什么东西？ 秋
仪回过头，神情很凄恻。 她说，这是一只胭脂盒，
小男孩不能玩的。”如果说“胭脂盒”第一次出现，
故事只是讲述一个女性化妆品的话，那么第二次
它的出现就是在广泛意义上代指女性。 仔细研读
作品，会发现“胭脂盒”第一次出现其实就已超越
了对一般女性化妆品的概述。 老浦去劳动营探视
小萼，半小时内他没有说别的话题，只是伸手摸了
一下小萼的下颚；他在喜红楼见到小萼曾用过的
“胭脂盒”，没有视而不见，更没有归还主人，而是
带回家中代其保管。 老浦对“胭脂盒”的占有，正
如他对女性的占有一样，属于本能有意识行为。
从这个层面上讲，冯新华对女性的占有就属本能
无意识行为，看到代指女性的“胭脂盒”时，他爱
不释手，直到秋仪将盒子锁进柜里，但年幼的冯新
华始终不知这个盒子的蕴意为何。 另外，小萼将
“胭脂盒”托老浦保管，秋仪将“胭脂盒”锁进柜
子，并强调小男孩不能玩，说明“胭脂盒”最终远
离她们的生活，并被现实存封起来。 小萼和秋仪
封锁“胭脂盒”的行为，是对男性本能占有欲的文
明反抗，也是女性在新、旧世代交替的浪潮下对职
业和身份的自我否定。 同时，老浦与冯新华，这一
老一少对“胭脂盒”相同的喜爱及他们最后不同
的命运，也说明了妇女改造运动后旧时代的退出
与新时代的发展。
现实的“胭脂盒”被存封起来，理想的“桃花”

是否花开叶茂？
“桃花”作为理想的意象，代表秋仪和小萼在

妇女改造运动时的精神追求，在文中共出现三次。
第一次：“一九五○年暮春，小萼来到了位于山洼

里的劳动训练营。 这也是小萼离开家乡横山镇后
涉足的第二个地方。 训练营是几排红瓦白墙的平
房，周围有几棵树。 当她们抵达的时候，粉红色的
桃花开得正好，也就是这些桃花使小萼感到了一
丝温暖的气息，在桃树前她终于止住了啜泣”，小
萼止住啜泣，是因为“桃花”的娇艳温暖，也因为
“桃花”类似脂粉的颜色。 在小萼看来，训练营就
是无天理、灭人欲的地方，即使是在春天，她也看
不到希望，更谈不上理想。 只有在陌生的地方看
到熟悉的粉红，她才觉得自己在重生与复燃，换句
话说，此时的“桃花”是作为小萼的理想出现的。
“桃花”第二次出现在小萼进训练营的第一夜，
“一株桃花的枝条斜陈窗前，枝上的桃花蕊里还
凝结着露珠。 小萼就伸出手去摘那些桃花，这时
候她听见从哨楼那里传来了一阵号声。 小萼打了
个冷颤，她清醒地意识到一种新的陌生的生活已
经开始了”。 第一次看到“桃花”，小萼还有时间
和力气去啜泣，这次却连多看一眼的机会都被哨
楼的号声阻断；“桃花”娇艳欲滴，让她忍不住想
去摘下几朵，而现实告诉她美丽的事物可望而不
可即。 小萼对美丽事物的追求最终失败，是哨楼
号声阻断的原因，也是她自身没有完成改造的必
然结果。 说明了旧生活方式对人的毒害深不可
测，精神上没有完成改造，审美的同时，美也就被
损毁。 同时，也映衬出小萼前后形象的逆转：她最
初天真、善良，努力挣钱养活自己；后来却好吃懒
做、穷奢极欲，不仅害死老浦，也将自己逼上绝路。
第三次，“桃花”隐藏在桃花树之下出现：“在麻袋
工场的门口，小萼又剥了一块糖，她看到一个士兵
站在桃树下站岗，小萼对他妩媚地笑了笑，说，长
官你吃糖吗？ 士兵皱着眉扭转脸去，他说，谁吃你
的糖？ 也不嫌恶心。”此时桃树是否开花，从文本
来看无从知晓，但从小萼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桃
树至少在她的心里开了花。 小萼在劳动营因为有
秋仪的关心，不再举目无亲、不再孤家寡人，她挑
逗士兵、不在乎士兵是否会吃她的糖，只在乎秋仪
是否还像以前一样懂她。 代表政治话语的士兵站
在代表个人理想的桃树下，不是欣赏，而是站岗，
当个人理想被政治话语监控时，“桃花”也就只能
开在心里。 同时，小萼在劳动营里没有想过要从
精神上将自己真正改造出来，而是依旧贪图享乐，
“桃花”最后也会凋零在她的心里，理想最终被她
自己的惰性所磨灭。 另外，“桃花”的盛开与凋
零，也表达了苏童对历史复杂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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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谐音“散”，小萼与老浦举行婚礼时，秋
仪在店里买了把“伞”送给她们。 面对爱情和友
谊的背叛，秋仪想散去的不仅是小萼与老浦两人
的婚姻，也想散去她与老浦之前的感情以及她与
小萼之间的姐妹深情。 秋仪和小萼性格迥异，却
同时爱上纨绔子弟老浦，但小萼是否真的适合老
浦？ 秋仪不知，所以“散”去之后她说“要是天下
雨了，你们就撑我这把伞”。 要想理解秋仪所说
的“雨天撑伞”，除了解谐音“散”外，还应该从其
功能上理解———“伞”能为人们遮风避雨。 秋仪
口中的“雨天”并非单指下雨之时，还指小萼与老
浦今后生活上的困难，秋仪让小萼和老浦在雨天
撑她送的“伞”，也就暗指她愿在今后帮助小萼和
老浦渡过难关。 后来小萼将儿子悲夫送给秋仪代
为抚养，秋仪说“我料到会有这一天的”，更加有
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只是这把代表理想情谊的
“伞”最终碾碎在车轮下。
三、掏空“改造”，架设多元
美国学者海登· 怀特在其枟历史主义、历史

与修辞想象枠一书中说过：“历史话语是同时指向
两个方向的符号系统：首先是指向这一系统欲加
描写的那组事件；其次是指向一个文类故事形式，
这一形式被符号系统私下当作那组事件，目的在
于揭示其结构上或过程上的形式连贯性。”［４］ 枟红
粉枠用大量的意象作为架设作者多元历史的符
号，同时也掏空妇女改造的意义，苏童用自己的话
语方式呈现出另一种“历史真实”。 此类意象包
括“卡车”、“麻袋”、“枪”等。

“卡车”是军用工具，在文中用来拉载妓女，
使妓女能得到及时的“劳动改造”，从这个角度分
析，卡车就是“元话语”的载体。 “卡车”首次出
现，是在“五月的一个早晨，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
越野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 浓妆艳抹的妓女们
陆续走出来，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 妓女在“卡
车”上心事重重，不知何时能停，也不知开往何
地，这种忧心惶恐的情绪，也就是对卡车“无情”
的反抗。 无论青红皂白，不问满意与否，“卡车”
就将妓女拉至教堂检查性病，“改造”对妓女的无
视通过“卡车”这一意象也变成了对神圣的戏谑，
以至秋仪说“反正我也活腻了，就是杀头我也不
怕”。 第二次“那辆黄绿色的大卡车仍然停在临
时医院门口，女孩们已经坐满了车厢。 秋仪走到
门口脸色大变，她说，这下完了，他们不让回翠云
坊了”。 卡车阻隔了妓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它的出现，使妓女回不到喜红楼、无法挣钱养活自
己、也找不回之前的自由生活；秋仪和小萼出逃不
成，重新站回卡车，大骂军官是在不明不白地杀
人，她们通过怒骂的行为和语言掏空了“元话语”
所讲的“改造”。 “卡车”第三次出现是在北门，
“卡车经过北门的时候放慢了速度。 秋仪当时的
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她用力握了握小萼的手指，
纵身一跃，跳出了卡车”。 秋仪出逃成功，不仅逃
离了“卡车”的运载，更是逃离了“卡车”所寓意的
“改造”，这一逃跑行为再次用实际行动“改造”的
意义掏空。 文章最后，经改造后的小萼因无力养
活自己和儿子便将儿子托付给秋仪，自己远走他
乡；未经改造的秋仪虽没有奢华婚礼和生育能力，
家庭生活也算得上稳定、踏实。 这种命运的对比，
不得不说改造“百害而无一利”。 苏童用“卡车”
这一意象，承载政治任务，也承载妓女的失落与绝
望，用卡车的“无情”掏空改造的意义，并架设其
笔下的多元历史。

“麻袋”是军用物资，也是妓女改造时规定的
任务，缝不完不能擅自下工。 “小萼面对一堆麻
袋黯然垂泪，她说，我缝不完了，我的手指都快掉
下来了”，“麻袋”使小萼的生活变得冗长、艰辛，
她打心眼里认为缝“麻袋”比杀头还难，于是“麻
袋”缝不完，她想自缢而死。 小萼这种简单的逃
避方式不是拿生命开玩笑，而是与“麻袋”和“改
造”做斗争，甚至夜里都在“另寻死路”。 女干部
让小萼说出他的经历时，她想到的依然是那些缝
不完的“麻袋”。 没有妓院压迫，也没有敌人打
骂，只有缝不完的“麻袋”。 小萼痛恨“麻袋”，也
就是不满统治阶级对妇女的“改造”，苏童用小萼
对军用物资、阶级关怀的反感和排斥将妇女改造
运动的苍白无力和极度空洞的一元历史暴露无

遗。
最后，承接构建多元历史的载体是 “枪”。

“枪”作为军事武器，没有用于威慑与之对立的敌
人，而是用来“维护”顺应时代潮流的“阶级姐
妹”。 “押队的军官立刻把枪朝说话的人晃了晃，
他说，不准胡说八道，这是为你们好。 他的神态很
威严，妓女们一下都噤声不语了”；秋仪和小萼准
备逃跑，被士兵用步枪指着的时候，她们吓得失声
尖叫起来，又重新站回卡车；“枪”没说话，也没打
响，只需晃一晃、指一指，便威力无穷。 现实存在
的“枪”用于镇压人们威力无穷，作为不在之在的
“枪”更是寓意非凡。 秋仪出逃不成，回到卡车便

·４０１·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



开始抱怨训练营的简陋，“这时候军官沉下了脸，
他说，我看你最不老实，再胡说八道就一枪崩了
你”，此时的“枪”没有出现，却是比出现更令人可
怕。 不在之在的“枪”不仅扼杀了妓女的精神追
求，也打破了人们对军队威严庄重的信任。 秋仪
踢掉高跟鞋、撩起旗袍角逃跑时，“年轻军官朝天
放了一次空枪，小萼听见他用山东话骂了一句不
堪入耳的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一群妓女，反
抗“死也不让死，哭又不让哭”的改造生活，她们
“冲出来抱住军官和士兵的腿，撕扯衣服，抓捏他
们的裤裆，营房在霎时间混乱起来。 远处哨楼上
的探照灯打过来，枪声噼啪地在空中爆响”；老浦
贪污公款，公司没有给他任何悔改时间和申诉机
会，枪声响起，他的生命便结束。 “枪”不再是无
声的恐吓，妓女和老蒲一旦触犯“阶级原则”，
“枪”便代表它所属的阶级发出号令，让人无力回
抗之时感到毛骨悚然。
追本溯源，“卡车”、“麻袋”和“枪”，也是导

致妓女反抗改造的原因之一。 它们对妓女采取粗
暴的行径让人感到畏惧，只是一味利用这些工具
来改造妓女的身体，而忘了她们的精神层面。 换
句话说，妇女改造的程度和形式只属于治标不治
本，她们在生活和精神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也就
很难体会到政府给予的“阶级温暖”。 以上意象，
代表统治阶级执行任务，捍卫“崇高”的同时，也
将妇女改造运动的意义解构，借这些意象的书写
构建了苏童笔下的多元历史及他对历史复杂性的

思考。 “它们一方面要揭示出元话语本身也不过
是一种话语形态；另一方面，它们以自己的话语方
式来言说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与其他的存在方

式” ［５］ ，并试图用自身的“功能”说出正史以外的
另一种历史“真实”。

苏童采用大量意象，使枟红粉枠在叙述技巧上
区别于其它新历史小说，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
作。 他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让我们很容易跟
着他的意象写作，进入他营造的现世环境。 这种
别具一格的叙述方式，受古今中外文学的影响，不
仅使文章主题更加鲜明，还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
值。 学者葛红兵在其枟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枠一
文中，说：“我认为苏童小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意
象性上。 ⋯⋯由此，意象不仅帮助苏童在小说中
塑造了凄清幽怨的叙述氛围，而且它还构成了小
说叙述的深层动力。 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绝
无仅有的，这种以意象性为基本特征的小说语式
完全是苏童独创的，它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来说是
一份非常重要的贡献。”［６］苏童用他的意境书写

和理解方式，深入挖掘中国人的性与命，并阐释他
对中国历史的另类思考。 因此，意象是苏童作品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枟红粉枠中的意象对于
研究作家及作品的整体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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